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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明天跟闺蜜约好了出去玩，
赏点银子呗！”

“嗯，平时学习挺紧张的，假期放松
放松挺好，需要多少？”

“游戏每人260元！再吃个饭，凑个
整，三百大洋吧！上不封顶哈！”

“还是剧本杀吗？”
我面露微笑，心中却是：为娘我挣点

钱容易吗，每次都被这丫头割韭菜！
“这次的剧本我们可是万里挑一，新

本格（一种剧本类型），性价比超高且网
评好，资深玩家特别推荐的，剧情发展和
人物设定都……”

她正说得兴起，我实在不忍心打断，
耐心等她说完后，我带着规劝的语气说
道：“网上的宣传不要轻信，也可能是营销
手段！破个案有什么难的，再说待在屋子
里玩游戏多闷，要不然你们换点别的，比
如参观参观博物馆，或者听听音乐剧，去
游乐园也行，又长知识还提高……”

没等我提完建议，就被娃做出暂停
的手势给打断了。

“您怎么跟我闺蜜妈妈一样，总是担
心这操心那的。要不这样，正好我们有
两个人跳车（临时退出）了，要不您二位
也去体验一把，实地考察一下如何？”

“哎！我好像听见水开了，看我这记
性，等一下啊。”

我抄起了手机，一个箭步冲进厨房，
用最快的手速跟她闺蜜的妈妈来往穿梭
了十几条微信，最后我俩决定跟着孩子

们走一遭。我们倒是要看看，这个所谓
的剧本杀到底乐趣在哪里。

游戏开始。开场白过后，随着DM（游
戏主持人）的一声：“下面各位可以开始了！”

围坐在长桌旁的6个人纷纷按照自己
扮演的角色领取了背景资料、地图卡片、
关键物证等等。大家默不做声，拿着笔就

“刷刷刷”地在准备好的空白纸上画着思
维导图，进行着信息摘要、线索分析。

这这这，妥妥是走进了考场啊！我
眯着眼端详着几张满满都是文字的 A4
纸一脸懵，孩子们天天在学校里做阅读
理解还没做够吗，跑这儿花钱接着做？

资料还没读完，娃们已经开始案情
分析了。被咄咄逼问时，我开始稀里哗
啦地翻资料寻找着那似有若无的，依稀
看到过，但好像还没记住的线索。一边
自言自语说道：“哎，我刚才明明看见哪
里提到过关键词的，我找一下！”

几个小时里，感觉自己头上飞过的
带省略号的乌鸦没有一万也有八千，最
后硬是凭着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临危不
乱的气势，牵强附会地扯出一条线索，才
算是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再看看游戏中的两个孩子，轮到她
们发言时，时间线被捋得清清楚楚，人物

关系被分析得明明白白，凭借着学科上
的知识，说起话来有理有据，逻辑清晰，
思维缜密，甚至还适时地运用了些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的兵法权谋，只是她们毕
竟生活经验不足，时不时会露出些小破
绽。

曾几何时我们做家长的一直把她们
当作不懂事的孩子，而她们早已飞速成
长，有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有了自己的
思考和判断。看着现在的她们，因为激
烈争论而面红耳赤，因为计谋得逞而目
露狡黠，因为胜利在握而自信满满。这
是我没见过的模样，我的内心无比感叹。

“我跟您说，新手的大忌就是隐藏有
效线索，刚才您就应该……”

“你说的对，这次我还没经验，下次
你再带我来……”

“阿姨，您刚才说的理由太牵强了，
我差点就笑喷了……”

“就你机灵，阿姨看见你们俩对眼色
的时候，还冲我努嘴呢，我就料到你们俩
偷偷结盟了……”

我们四个人拉着胳膊边说边笑，走
向地铁站。此时的月亮已经爬上枝头，
天空中零星飘起了雪花，飕飕的冷风带
来浓浓的寒意，但是大家浑没在意……

中午时分，我从殷高东路桥上走过，看
到东侧护栏边挤满了人，因此停下了脚步。
殷高东路是上海这座城市里少有的正东西
的道路，桥下的这条河，从新江湾城中心弯
弯曲曲流淌过来，只是这一段变成了正南正
北的走向，长度有一千米左右。浦东黄浦江
边上海最高的楼群全都倒映在这段河的河
面上，成了这一带居民远处看浦东看上海的
一个景点。

桥面上的人群情绪激奋，指指画画，眼
睛都在朝河里张望着，连桥下面岸坡上也同
样挤满了人。

河里有鱼？
鱼在哪里？我看了很久，没有看到鱼。

“就在这里、这里！那一簇蕰草的下
面！”有人指给我看。

冬天的河水清澈见底，这处河底的水
深在一米左右，蕰草和河底淤泥的颜色几
乎完全一样。风吹过，中心河面上有层层
涟漪，这样的涟漪没有扩大，接近桥下这片
水面上，静如镜面。所谓“鱼”，就是今天强
烈的阳光下，河底淤泥处隆起的淤泥堆。
这是一条鱼吗？如果这是一条鱼，那说明
这条鱼在这簇蕰草的下面已经很长时间
了，距离这里两米就是桥下，而桥下是相对
安全的，鱼选择这里作为冬眠的所在，就是
因为有阳光吗？我跟着走到了岸坡上，在
距离水面很近的地方看了许久，还是没有
看清楚。一个常年在这里钓鱼的人不停地
咂着嘴，“乖乖、乖乖……”我惊讶地看着
他，问：

“是一条什么鱼？”
“鲤鱼。”他比画了一下，我看他两手

之间有 40 厘米，想必这条鲤鱼足有 5 斤以
上。

这段河岸上，一年四季每天都有人在
钓鱼，从桥上走过的人，或者驻足看钓鱼
的人，几乎没有看到过有人钓到鱼。因
此，这条河里还有一条 5 斤以上的鲤鱼，这
本身也是奇迹，就值得这个钓鱼的人“乖
乖”不停，也值得有这么多人在此围观。
用什么办法捉到这条鱼，在几个钓鱼人中
间讨论着。

我突然为这条鱼的命运担忧，我童年
少年时代长兴岛的记忆里，一条鲤鱼冬眠
之后，会在第二年立夏时节里产籽，那时，
就会有成千上万颗卵子从它的身体里分娩
出来——鲤鱼作为亲本，其基因可以在新
一代中传递下去，这就是鲤鱼能够生产出
不同种类的鱼的生物学基础——新生的鱼
群里，就会有鲫鱼鲢鱼鳊鱼草鱼黑鱼等几
乎所有淡水鱼！这也许就是上海许多野生
状态的河流里总有人钓鱼而鱼从不绝迹的
缘故，而河流里的野生鱼类，大多来自鲤鱼

“妈妈”。
桥上突然没有了声音，看见一个老人

捧着一个泥块站在了栏杆旁，只见她比试
了一下，就把泥块抛了下去。泥块碰到水
面时发出很大的声响，水波涌起来以后，那
簇蕰草下面居然没有动静，正当人们开始
怀疑这里有没有鱼的时候，一个大涌泛了
起来，像快艇犁出的水纹，快速消失在了河
中央！

几个在河水边沿商量怎么捉到这条鱼
的人怒了，对桥上喊：“你、你干什么？！”

老人双手合十，嘴里轻轻地说着什么，
走了。

第二天早晨，城市的最低气温接近了零
摄氏度，太阳刚刚升起来，柔和的光亮还在
政青路599弄院里的树梢上，殷高东路桥上
和北侧河岸上站满了钓鱼的人，也有人翻墙
进入了国权北路菜场后院的围墙里。朝阳
的光波飘荡在天空里，寒风凛冽，河面上的
钓鱼竿，比河边枯萎倒伏的芦苇还多——因
为他们都知道了，这段河里有一条鲤鱼，一
条很大的鲤鱼。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惊蛰的
震雷在劲道日减的东风里终于滚响在了
天边。崇明毫无叠嶂的层峦屏遮，所以电
闪雷鸣在这里大可自由驰骋地若入无人
之境，父母也经常借此吓唬雨天还赖在屋
外玩耍的孩子：雷最爱劈打不听话的调皮
分子；还传说这雷的动静就是要把冬眠的
蛇族震出洞穴来进行护宅，因为每栋老宅
子都会有条宅蛇保佑，再不进屋躲雨，那
门神也会把孩子给轰进屋的。

雷声过后接踵而至是沾衣欲湿的春雨，
农场果园的桃树就在这番催促声里，加之甘
霖的无声润物，鼓出花苞的尖角来。崇明农
场的孩子大多是植物学的粗才，因而桃杏的
区别都说不太清，只听得大人常说“桃饱杏
伤人”，便认为果园里此刻能冒出来骨朵儿
的都是准备夏季里结桃子的花。甚而连待
谢的梅花都张冠李戴地囊括进春华的范畴。

“仲春初四日，春色正中分”，春分的田
野已经陆续春播，大头菜和萝卜已然下市，
换之是灵秀的荠菜，宛若翠珠般一夜之间
镶满田埂。万物复苏的迹象在春候气暖、
虫声新透的勃勃生机中宣告着大地春回。

此时，跟着妈妈挖荠菜的时刻也到了。
挖荠菜的首个难题在于辨认，初次采

摘时挖些杂草也是大概率事件，会把蒲公
英错认为荠菜的也大有人在。荠菜大多长
在田埂的侧面，又因为是覆地而生，所以挖
的时候要把多角形铺地伸展的所有叶片全
部握住后再上拎，顺势用小铲子连泥带根
地提出地面来铲尽根须。为此，洗荠菜也
成了一门技术活，因为它根部存泥太多，不
换洗个三大盆水是绝对无法食用的。所
以，馋嘴的孩子只要能自告奋勇地洗菜，当
晚多半就能吃上妈妈包的荠菜馄饨。

春分的荠菜汁多嫩滑且纤维丰富，气

味浓郁，所以要去根后用开水烫过把纤维
软化，再拧干切碎后混上适量土猪的瘦
肉，才成了馄饨馅。学着妈妈灵巧的两折
法——装馅后对折，再对折后两角一按，一
个元宝似的馄饨就预备下锅了。送入口中
的馄饨因为纤维和土猪肉的嚼劲，混合了
荠菜冬藏春舒后绽放的鲜香，欲罢不能、连
汤带水地吃两三碗都极为常见。

三月就是这样，教室里蚕宝宝的领养
手续正在课后偷偷进行，崇明话称为“被单
草”的婆婆纳开满泥路两旁，上海春装的最
新式样正由刚刚返过城的时髦知青们穿回
农场，一度羡煞众人。

看不见的鱼

三月


































 

跟娃去玩剧本杀跟娃去玩剧本杀

朱颖

念念不忘

吴建国

那一年，
已经很远很远，
我叩开兰大的校门，
走进历史系的课堂。
人类如何进化，
社会怎样变迁，
古今有何不同，
历史怎样借鉴，
我每天都在久远的路上行走，
月月都在历史的江河中畅游，
古今中外写在厚厚的本子里，
三皇五帝我也敢重新瞅一瞅。

校园里，
我结识了五湖四海的新朋友，
课堂上，
我与南腔北调的乡音互交流，
低头不见抬头见，
不想碰面都很难，
早晚同走一条路，
同窗苦读几春秋。
曾记否，
两次踏进一条山，
兰石厂里去实践，

阿干镇上编矿史，
满怀激情去延安。
坐在窑洞里，
读完毛选四卷每一篇，
延河筑堤坝，
不怕巨石磨肩压腰弯，
务农南泥湾，
劳作一月滿手都是茧，
延安玻璃厂，
高温炉前制作灯一盏。

光阴荏苒似射箭，
不到三年学业完，
同舍好友匆忙去，
投奔前程赶路急。
四月的金城已是花开春暖，
我的心中却有了一点点寒，
谁料想一别就是半个世纪，
熟悉的脸庞你们都在那里。
时隔太久不知怎样联系，
杳无音讯似乎再见无期，
几度梦中握过手，
惊醒之后空悠悠。

啊！啊……
甲辰龙年正月间，
最大幸事有一件，
热心学长搭个台，
老友重逢乐开怀。
神奇微信浓缩了遥远的距离，
群聊平台装满了热情的话语，
一个个打卡的身影，
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
童心未泯闹的还是欢。

学友，
简单的称呼，
难忘的是经历，
沉淀的是情感。
这是缘分，越久越思念，
如同美酒，越陈越甘甜，
青春不在，脑海里永刻你风华的容颜，
如今古稀，鬓霜银丝也会长久的牵连。
祝学友，
余生的日子没有烦恼，过得幸福健康！
老去的路上没有磕碰，走得稳稳当当！

—甲辰年三月十日（闲人）

致学友
—写给兰大历史系73届的同学们


